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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年轻人更多机会
———纪念陈省身先生诞辰 周年有感

■侯自新

最近，刚刚过完 88岁生日的中国工程院
院士、北京林业大学原校长沈国舫有点烦心
事。“椎管狭窄，腿脚不灵光，这些是正常规
律，要学会共存。以前每年都要去全国各地的
山林里调研考察，今后得少走动了。”然而，对
于一辈子和森林树木打交道、进山看林子已
成为生活习惯的他而言，完成“少走动”这个
目标确实有点困难。

求学之路：学成后一定要回到祖国

1933年，沈国舫出生于上海。童年时期为
了躲避战乱，他随家人避难于浙江嘉善县。少
年时代他就读于上海的名牌中学———上海中
学，时常与同学们聚在一起叙谈救国宏志、救
国途径。“上海是在 1945 年 5 月 25 日解放
的，清晨出门，见解放军战士在大街屋檐下休
息，秋毫无犯，让我心生敬佩。”少年时的沈国
舫就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比如《新民主主义
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大众哲学》等，
坚定了他立志报国的思想。
“爱祖国，立志来北京；爱自然，立志搞

林业。这几个因素叠加，我就报考了北京农
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森林系。”以能
够上清华大学、超出第二名几十分的成绩考
入该专业学习林业，沈国舫至今都认为是最
正确的选择。大一的时候，他接到通知，被选
派去苏联留学。“临行前是周总理在北京饭
店为我们践行，别提多自豪了，心里就只有
一个愿望，为国家努力学习。”

在苏联学习的五年，沈国舫进步飞快。初
到列宁格勒林学院上学，他没有俄语基础，为
了不耽误进度，只能在听课的同时学语言，遇
到听不懂的就根据图像、公式、符号去猜，碰到
看不懂的就靠翻字典去抠。别人一天学 8个小
时，他一天学十几个小时。靠着不懈努力，两年
后，沈国舫不仅完全跟上了学习进度，而且成
绩优异，成为了班上的学习尖子，五年全部课
程成绩优秀，关于固沙造林的毕业论文还作为
优秀论文被选送至列宁格勒参展。
“回国之前，我的导师十分想让我留在苏

联读研究生。但我没有犹豫，知道祖国正在搞
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是国家把我们送出来
的，还等着我们回国建设，便义无反顾地回国
了。”1956年，23岁的沈国舫再次乘坐火车，
回到了阔别五年的祖国。

学术之路：林业是用双脚走出的学科

回国后的沈国舫被分配到北京林学院
（北京林业大学前身）工作，开始将他的一身
所学投入祖国的绿化建设。当时我国的造林
学学科全盘学习苏联，专业书籍基本由苏联
译介而来，讲课离不开苏联的例子，用欧洲赤
松作为案例授课，老师讲时只能照着书本念，
学生听得也“不接地气”。

沈国舫深知森林是地域特征很强的学
科，机械照搬别国理论和方法，必然会出现与

本国国情格格不入的情况，从根本上影响了
林学学科和林业事业的发展。做中国人自己
的造林研究，这是沈国舫回国后投入精力最
大、思考最多的事。

在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下，沈国舫把眼
光放到了北京西山。1957年开始，沈国舫每周
都要骑着自行车往返西山造林点，爬山越岭，
足迹遍及西山的卧佛寺、魏家村、黑龙潭、红
山口等造林点。一人一车，从海淀肖庄骑到西
山脚下，一直坚持了一年多；一人一担，为了
体验雨季造林特点，沈国舫和卧佛寺造林队
的工人们一起挑苗上山，挖坑种苗。

1975 年至 1976 年，沈国舫还利用回京
探亲的时间，专门去西山看了已近 20 年树
龄的“老朋友们”。在这里，他参与见证了西
山林场从一片荒山变成了茁壮的绿林。2021
年 6 月 5 日，88 岁高龄的沈国舫再上西山
林场，为西山森林讲堂作首场报告，高度评
价西山造林的历史功绩，动情回忆荒山变绿
地的感人岁月。
不仅是北京西山，全国各地每到一处地

方，沈国舫最爱往林子里钻。有时刚下飞机，
顾不上去宾馆放下行李，他就驱车直奔林场。
他总是说，不亲眼看看林区的情况，他“不托
底”。多年来，沈国舫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东北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广西南宁的桉树
林、福建南平的杉木林、辽宁本溪草河口的红
松林等等，几乎走遍了全国各个省市。

沈国舫的第三任秘书刘传义曾经回忆了
这样一件小事。在刘传义的办公室里，有一张
中国地形图，沈先生每去一个地方调研，刘传
义就会标注一个五角星。几年下来，地形图上
绿色和土黄色的地方都被五角星覆盖。但令
沈先生最为遗憾的是，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
西藏没有机会成行。

几十年的实践经验给予沈国舫丰富的教
育教学案例，而这些也都应用于他所主编的
教材上，《造林学》《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
等林业界里程碑式的教材，如今都用的是中
国本土的案例。在《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
第二版的发布会上，沈国舫曾动情地说，“曾
经我们学习西方、学习苏联，而今可以有底气
地说，我们也有值得它们学习的技术、经验和
案例。”

战略之路：一心只为国家富强

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后，由于
工作领域的逐步外延，沈国舫咨询研究的领
域从林业扩展到生态、环境、国土、水利等方

面，他也从林学家成长为战略科学家。而敢
讲真话、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是沈国舫战略
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特质。熟悉沈国舫的人都
知道，他是出了名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
实”。

1996年春，他前往“西南资源金三角”即
攀枝花、六盘水一带考察，也考察了岷江流
域，发现四川西部的原始森林破坏严重，每辆
车都装满直径一米粗的原木运出。沈国舫当
即草拟了一篇关于限制伐木、保护长江上游
森林的书面材料，通过全国政协反映到中央。
时任总理朱镕基对此高度重视，一个月后亲
赴西南考察。而这也是 1998年我国开始天然
林保护工程的重要缘起。

还有过一件“秉笔直言”的轶事。1999
年，一名外籍华人向中央领导提出“森林引
水论”———森林可以增加降水，大西北只要多
造林就能改变当地的干旱局面。沈国舫看了
报告后感到明显缺乏科学依据，可能会误导
决策。他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的帮助和
鼓励下，写了一篇言辞犀利的意见书。后来，
朱镕基总理重视并采纳了沈国舫的意见，一
时传为佳话。

对于战略研究过程中的大量文稿，沈国舫
一直坚持“思路自己想、问题自己提，自己动手，
绝不代笔”。即使年近耄耋，他的文稿和讲义也
是自己一字一句地“爬格子”完成的。曾经有很
多次，报告的邀请方在会前找到沈国舫的秘书
要报告文稿，秘书也只能如实告知，由于是先生
的手稿，只能等到报告结束之后才能拿到。论坛
主办方先是十分惊讶，继而对沈先生的务实作
风表示钦佩。谈及此事，沈国舫只是微微笑了
笑：“自己讲的话就应该自己写，这么正常的事
情，怎么还成了个例？”

2017年，在一次国家林业局执行委员会
的专家会议上，沈国舫对当时的“山水林田
湖”的提法提出了意见。“我当时讲，我们国家
半壁江山是草，从森林草原到典型草原到干
旱草原到荒漠草原都是以草为主。中国是农
耕起家的国家，这几年草原保护和管理得不
够好，要加上一个草字。”后来中央采纳了沈
国舫的建议，“山水林田湖草”也写入了党的
十九大报告。

2018年，沈国舫以 85岁的高龄出席世界
人工林大会，前后两个月字斟句酌准备英文
报告，并用英文做了整整一个小时的专题演
讲。“我国在人工林培育方面做出了巨大而有
益的探索，我有责任也有义务让世界各国的
专家了解。”报告赢得了与会各国代表的一致
赞誉，沈国舫的脸上也洋溢着满意的笑容。

如今，88岁的沈国舫仍然笔耕不辍，用自
己的智慧和勤勉为国家贡献力量。他曾说，
“在林业界 60多年，我的梦想基本实现了，我
说的这些工作，都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都
是需要许多人配合、由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
的。我只是其中的一条涓涓细流，最后要归到
大海里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
的贡献。”

学人8
2021年 12月 28日 星期二 Tel：（010）62580616 主编 /计红梅 编辑 /温才妃 校对 /何工劳 E-mail押hmji＠stimes.cn

敢讲真话、能
够解决实际问题是
沈国舫战略研究中
最为重要的特质。
熟悉沈国舫的人都
知道，他是出了名
的“不唯上、不唯
书、只唯实”。

沈国舫：从林学家到生态战略科学家
姻本报通讯员杨金融

沈国舫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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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尽快再次访问贵校，继续与
你们的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面对
面交流，促进膜科学和膜工程技术
进一步发展。”电脑前，欧洲膜学
会名誉主席、南京工业大学特聘教
授恩瑞克·德里奥利热切地回复着
来自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的祝
贺信。日前，恩瑞克·德里奥利荣
获“中国政府友谊奖”，乔旭第一
时间发去祝贺，希望他能早日回校
指导。

7 年前，恩瑞克·德里奥利与
南工大建立联系后，交流合作就从
未断过线。其实，早在 40年前，恩
瑞克·德里奥利的名字连同他的青
春就与中国膜科学技术的启蒙、扎
根和发展紧紧相连……

“第一”是他与中国的
特殊纽带

1981 年，恩瑞克·德里奥利创
立了欧洲膜学会，致力于推进膜
科学技术上的国际合作。在寻找
第一个合作对象的时候，他想到
了中国。
“这并非偶然。”恩瑞克·德里

奥利回忆道，上世纪 70年代末，他
受邀来到北京，与中国膜科学研究
者做了一次深入交流，“有严密的
计划、良好的机制，那时你就能预
料到中国未来的膜科学技术发展
不可限量”。中国成为恩瑞克·德
里奥利扩展对外交流的第一个国家，丝绸之路的东
西两端架起了合作的桥梁。
“第一”也成为恩瑞克·德里奥利与中国的特殊纽

带。2014年 7 月，国际膜与膜过程大会（ICOM）第一
次在中国举办，恩瑞克·德里奥利称之为“至今最成
功的一次膜界盛会”。发起于 1984年的国际膜与膜过
程大会是膜领域全球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学术会
议。作为发起人之一，恩瑞克·德里奥利一直积极地
为大会在南工大举办牵线搭桥。
事实上，早在国际膜与膜过程大会成立之初的

1986 年，恩瑞克·德里奥利就在甘肃兰州第一次举办
了“中国膜科学与技术暑期学校”，让中国膜科学研
究者第一次“开眼看世界”。

科研与产业化一同扎了根

膜技术是本世纪新型高效分离技术，可广泛应用于
污水处理、空气净化、海水淡化等领域，是解决水资源、
能源、环境问题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支撑关键技术之
一。恩瑞克·德里奥利是该领域的国际权威专家，他创立
的膜蒸馏、膜结晶、膜冷凝等技术，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膜
研究的新方向和“二次开发”等课题。

40 年间，在恩瑞克·德里奥利的积极推动下，南
工大与国际各大研究机构共同申报了多项国际合作
项目，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欧
盟 Horizon2020、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科技城项目等。
从深钻膜科技到扎根中国这片土地，他还是江苏省
产业技术研究院膜科学研究所首位外籍项目经理，
对膜产业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参与编制多份研
究报告，并提出了很多前瞻性建议。

800 多篇学术论文、24 本书，欧洲膜学会创始
人、“理查德·本”奖获得者……近些年，在他的丰富
履历和荣誉中，还多了“中国膜工业协会国际合作和
促进国际奖”“江苏省国际科技合作奖”和“江苏友谊
奖”，这是对他在中国膜科技发展中作出杰出贡献的
肯定。

八旬学者一直和学生在一起

“座无虚席，很多学生从外地慕名赶来。”南工大
材料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金万勤清晰地记得
2015年恩瑞克·德里奥利受邀来校作讲座的场景。此
后，每年给南工大本科生做讲座成为他的固定内容。
同年，他还给研一学生上起了全英文课程《膜材料》。
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恩瑞克·德里奥利就已在

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担任多名中国留学生的导师。
上世纪 80 年代早期和后期，在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
学以及意大利国家研究理事会膜技术研究所，他和
同事们一直保持着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合作的传
统。据不完全统计，他亲自指导的中国留学生有 20
余名，遍布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多所高校，这些学生逐
渐成长为中国膜科技领域的中坚力量。
年近八旬的恩瑞克·德里奥利称中国为“第二故

乡”，每年要在中国待上 4 个月。2020 年一场新冠肺
炎疫情，阻断了恩瑞克·德里奥利的中国之行，但线
上指导与合作却跨越了网速和时差的重重阻隔，走
进了与南工大联合培养的博士生、研究生的实验中。
疫情期间，他还把南工大研制的改性 PVDF膜用于膜
冷凝病毒防治技术，为预防新冠肺炎为代表的传染
性疾病提供了新思路。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客厅里，12 岁的外

孙女学习中国古诗的声音洋洋盈耳，恩瑞克·德里奥
利的思绪被拉回现实。如今，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和
爱好，把自己仅会的几句汉语教给外孙女，做中华文
明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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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省身先生生前最喜欢与年轻人打交
道、交朋友。他回国定居之前，每次回国都要
安排一定时间和年轻人交谈，倾听他们的看
法和诉求，帮助他们解决成长中遇到的问题。
几乎所有第一次见先生的年轻人都有这样的
经历：见面之前很紧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怎么说；见面之后先生几句话就让大家放松
下来，亲和力极强。

先生后半生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发
掘、培养我国年轻一代优秀人才上。改革开放
初期，先生充分意识到国内大学数学教育已
明显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为改变这种状况，
先生在 1980 年春亲自在北大面向全国研究
生和青年教师讲授微分几何课程，起了极好
的示范作用。

1982年起，先生在南开作为指导教师参
与研究生培养。1984年他在北大策划、组织了
首个“数学研究生暑期教学中心”（后来发展
成研究生暑期学校），选择六门重要基础课程
并邀请国际一流专家主讲，安排国内教师辅
导。我有幸参加此项工作。

1985 年成立南开数学研究所（2005 年
更名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时，他开宗明义地
指出：“建立南开数学研究所，就是希望为全
国在数学方面愿意且能够工作的人（特别指
年轻人）创造一个可以愉快地潜心工作的环
境。”“希望中国数学界经过了解他人工作这
个阶段之后，不妨‘狂妄’一些，自己开创新
的方向。”南开数学研究所当年就开始招收
研究生。

1986年，经教育部批准，南开开办本科生
数学试点班，探索高水平本科教育基地建设，
先生亲自带头上课。在连续举办 11年的“学

术年”活动中，他特别关注有潜力的青年学
子，约见他们给予特殊指导，这使得一批尖子
生及早获得发展的机会。由此可以看出，在先
生的心目中，对培养年轻人是何等的重视。

不仅如此，先生在培养年轻人上极为精
心、用心，几乎是“一人一策”。他根据每个人
背景、特点、学术倾向，有针对性地给出建议，
并作出恰当的安排。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伟平追随先生读研期
间，先生根据他的特点，推荐他去法国留学，
师从比斯马特。当时中法关系出现障碍，先生
以法兰西科学院外籍院士身份亲自前往法国
领事馆进行疏通，使他得以成行。张伟平也不
辜负先生的期望，他关于 Atiyah-Singer指标
理论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研究成果以单行
本方式发表于著名丛书 。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永川应先生之邀，放
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来南开数学研究所工
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根据他的特点和本
人意愿，南开支持他创建组合数学研究中心。
不出几年，这个中心在国际组合数学界就引
起广泛关注。

中国科学院院士方复全在读博期间来
南开参加“学术年”活动，后来又来南开做
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间，他引起著名数学家
杨忠道和先生本人的关注。经过深入了解，
他们发现方复全虽然尚无任何重要成果发
表，但是对低维拓扑的研究已很深入，具有
很大潜力。在方复全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
他们果断安排他来所工作。果不其然，没几
年方复全就在拓扑学领域顶级期刊
等连续发表论文，成为低维拓扑领域的

一颗新星。

先生是大家的长辈，但他
从不以前辈自居，而是平等待
人，强调大家都是同事。他在学
术上更是强调平等，鼓励年轻
人发表不同看法，与他争论。依
我的观察，在晚年他更渴望在
我国年轻一代新人中涌现出一
批顶级数学家。

我国有尊老爱幼的传统，但尊老不等于
论资排辈，学术上更要打破论资排辈。年轻人
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更富有创造性。从历
史上看，数学界最重大的成果绝大多数是数
学家在年轻时做出来的。统计表明，数学家的
巅峰期大多在 30至 40岁。先生一生最得意
的工作就是在 30多岁时完成的。在学术上创
造一个不论年龄、辈分平等交流的环境，给年
轻人更多的话语权，至关重要。

近些年，国内涌现出不少顶尖的年轻数
学人才，但最终留在国内发展的不多。在这方
面我们有明显的差距，有巨大的改善空间。创
造平等交流、宽松融洽的学术环境的责任在
老一辈学术带头人，希望大家像先生那样胸
怀宽阔，鼓励年轻人大胆发表观点，给他们话
语权，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同时先生希
望年轻一代超过自己，绝不要搞“学霸”作风，
压制年轻一代的成长。

在宏观管理方面也应大力改进。年轻人
学术成长有其规律，大致上，从获得学位走上
教学科研岗位前十几年最关键。而这个时期
也是年轻人谈恋爱、结婚、生育时期，有的还
要赡养父母，经济压力较大。他们的整体薪酬
水平与发达国家同龄人相比差距较大，因而
无法心无旁骛地投身教学科研，不利于在国

内发展成长。推动薪酬制度改革适度向年轻
人倾斜，将有利于改善这种情况。近十几年
来，不少高校为了吸引优秀青年人才来校工
作，采取高薪引进办法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有
些学校由于种种原因，如引进标准把握不当、
学术氛围不足、缺少健全的退出机制等，并未
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引发了人才的不合理流
动。这些情况应引起重视，采取有效措施予以
改进。

学术休假制度有利于青年人才的成长，
应积极推行。高校教师大多数教学、科研双肩
挑。在有一定积累的情况下，他们的科研工作
往往需要集中一段时间去突破，学术休假为
他们提供了机会，加速了他们的成长。先生在
南开就积极为中青年教师提供学术休假机
会，并帮其安排、促其成长，本人也是受益者
之一。

在今年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指出：“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
技人才队伍，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
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
挑大梁、当主角。”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政
策重心”，给年轻人更多机会，让他们“挑大
梁，当主角”！

（作者系南开大学原校长）

陈省身（右）和侯自新交谈中。 南开大学供图


